
征文
在革命的浪潮 中

哦，这里有了夜市 （散 文 ）家住在
咸阳市建 国
路口 ，因远
离市中 心 ，
这里一 向 比较 宁静。尤
其是冬夜 ，街上冷清清
的，路 口 有几家小吃摊
点着若 明若暗的灯火 ，
孤寂地坐 等顾客 ，那时
不时的 叫 卖声，在寒夜
中显得 凄苦，偶有人过
路来，几 家齐声 吆喝 ，
几乎是 同一声音：“臊
子面 ，热饸络、煎 火
的”！那声音划破寂静
的夜空 ，每每 把我从静
静的 沉思或读书 的 酣态
中唤醒 ，格外刺耳，不

由得想诅咒几
句。我 喜 欢
静，更喜欢静
夜的安谧 ，觉
得只有此 时才
摆脱了 摧心劳
形的 日 间 琐
事，真正 属于我 自 己 。

可是有一天 ，下班
迟了 点 ，归 来 已是晚七
时多 。下车后 ，老 远望去
建国 路灯火通 明、人头
攒动 ，揣着一片疑惑 ，
我疾步赶了 过去，才知

是小吃夜市开
张。只见几十
家小吃摊一字
儿排开在路 两
旁，那 白 花花
的一 片 是 面
皮、凉 粉，宽

的、窄的、细如 丝的
盘桓在 精致 的 小 白 花碗
里，五香的酸辣味沁人
心脾，那卖 主 白 衣 白 帽
， 同细 白 的面食相映相
衬，堆砌成冰的世界 ，
吸引 着喜吃凉食的 顾客
踟蹰不前。那边新疆风
味的 孜然炒 肉 、在通 红
的炉 火中 、吱 啦吱啦作
响。随着炒瓢、炒勺碰
撞的 交 响声曲 ，飘来一
阵阵诱人的 肉 香。使人
忍不住扭过头去咽下 贪
馋的 口 水。做韩 城风味
油酥饼的师 傅招来顾客
的方法特别 ，一根 两头
剥尖的 枣木小擀杖在他
的手 中 灵巧地旋 转着 ，
敲击在 案板上发 出 “呱
呱、呱嗒嗒 ”的有节奏
的响声 ，象说快 书 的在
打竹板。刚 出 锅的油酥
饼千层 百旋，酥得掉渣
渣，让人不吃也想看 两
眼。

看看 这些 ，本来有
些饥饿 的 我此 时更 感饥
肠辘辘子。于是乎一改
往日 的细法 ，慷惑解囊

欣然坐在小
吃摊前 ，有
滋有味地品
尝起了 羊 肉

酸汤饺子 。
回到 家去 ，恰好有

朋自 远方来 ，自 不必说
又带她去品 尝了 一 回 ，
听着她的 赞叹 ，我不仅
感到了一种轻松 ，还有
一种作为咸阳人的骄傲
之情 。古 都咸 阳 素 有

“ 烹饪 之乡 ”的美 称 ，
名不虚传 吧 ！

夜静了，我站在 窗
前，望着深沉的夜 幕 、
半空 中 雾 濛 濛的、似有
穿不透的 神秘 ，幕 帷的
下端则在璀璨 的灯火映
照下泛 出 淡淡的 红光 ，
是谁给这昔 日 阴 冷的 夜
幕穿上了 霓裳 羽 衣 ，使
她变得格外柔美？哦，
因为这里有了 夜市 。

笔走龙蛇由
“
官”

不
好
当
想
到
的

胡
中
玉

去年 大 兴 安岭 火
灾，国 务 院 撤 了 林 业
部长 的 职。今年 国 务
院又 对 两 处 重 大 交通

事故 做 了 严 肃 处 理 ，
接受 铁 道部 长 的 辞 职
请求 ，给 民航局 长 记
大过 处 分。这 对 全 国

人民是一个 教育 ，特
别对 大 大 小 小 的 当

“ 官”者 ，则 更是 一
个震 动 。一些 当 “官 ”
的似 乎有 所 清 醒 ，不
无感 慨地说 ，如 今 的

“ 官 ”不 好 当 了 。这
话真 说 对 了 。证 明 政
治体 制 改 革 带 来 的 变
化。相 比 之 下 ，过

去的 “官 ”的 确 好
当。只 因 有 些 人把 当

“ 官 ”当 作一种 欲 望 上 的 满 足 ，权
力上 的 享 受 ，对 自 己 要 负 什 么 责
任，却 想 得 很 少 ，这 些 人 虽 然 身 居

“ 官 ”位 ，而 不 谋 其 政 ；任其 职 ，
而不 负 其责，特 别 是 下 面 出 了 问

题，只 作 个 原 则
“ 检 查”，口 头 上 承

认有 领 导 责 任 ，实
际上 却 不 担 负 任
何责 任。“太 平
官”照 样 做 。这

“ 官 ”岂 不 好 当 。就 象 李 鸿 章 说 的 那
样：“世 上 最 容 易 的 事 。便是 做 官。”
然而 随 着 政 治 体 制 的 改 革 ，如今 的

“ 官 ”越 来 越 不 好 当 了 。因 为 当 “官 ”
不仅是 职位 的 升 迁 ，权 力 的增 大 ，更
重要 的 是责 任 的 加 重。领 导 就 是 责
任。“官 ”职越 大 ，责 任越重 ，责 任
内的 事 情 没 办 好就是 失 职 ，既 使 问 题
出在下 面 ，当 “官”的 也 摆 脱不 了 领
导责 任。所 以 一 些 人 感慨 如 今 的 “官
” 不 好 当 了 ，实 为 一种 好 事 ，这 样 才
能使 许 多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服 务 ，忠 于
职守 ，勇 于 负 责 的 人 留 在 “官 ”位
上，或 走 上 “官 ”位 ，让 那 些 饱 食终
日，无 所 用 心 ，悠 哉悠 哉 ，不 负 责 任
的“官”，自 觉 摘掉 “乌 纱 帽”，离
开“铁椅子！”由 此 ，我 想 由 “官 ”
好当 到 “官 ”不 好 当 ，实 为 干 部 制 度
改革 的 一 大 进 步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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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画 难 写 玉 兰 美
杜恒 庆

早春时节 ，寒气 犹冽，而玉 兰却 已满 树现
蕾，不 待新叶吐绿 ，便抢先绽放了 。满树晶 莹洁
丽，如冰似雪 ，远远 望 去 ，天巧 玲珑 ，美 不 胜
收。

玉兰花 ，素雅高洁 ，丰满 幽 淡。加之清香 沁
人心脾，自 古 以来便 以 它独有的 雅 洁芬芳入诗 入
画。明 代画家 陆治 ，曾 留 有一幅 《玉兰图 》，他
以简洁 的 手法 ，描绘出 花团锦簇 ，姿态婀娜 ，充
满勃勃生机的 玉兰图 。明 代 另一位画 家沈周 ，曾
写有一首玉兰题画诗：“翠 条多力 引 风长 ，点破
银花玉雪香 ，韵友 自 知人 意好 ，隔 帘 轻解 白 霓
裳。”形容玉兰 ，可谓 妙极。明 朝 “苏 州 四 才
子”之一的文征明 也写 有 《玉兰 》诗：“绰 约新
装玉有辉 ，素娥千队雪成 围 ；我知姑射真仙子 ，
天遣霓裳试羽 衣。”明 朝 还有 一 位诗人眭石 ，亦
写过一首玉兰诗：“霓裳片 片晚妆新 ，束素亭亭
玉殿春 ，已 向丹霞生浅晕 ，故将清露作芳尘。”
几首诗 同 以 霓裳喻玉兰 ，可见玉兰花迷人之深 。
然而 ，即 令诗人画 家 曲 尽笔墨之妙 ，也难尽描写
玉兰质洁花香之美 。

玉兰是优美的 观 赏植物 ，植于庭院 、道旁 、
池畔 ，都很相宜 。它的花洁 白 如玉 ，清香似兰 ，
故而得名 玉兰 。玉兰为我国 特有 ，原 产 长 江 流
域，现庐 山 、黄 山 、峨嵋 山 等处还有野生。玉兰
的栽 培历 史悠久 ，早在唐朝 时就有种植 ，如管理
得当 寿 命可 在 百年以上 。在北京颐和 园 、故宫 、
碧云 寺 、大觉 寺 等处可见百年 以上老 树。在南岳
藏经殿前有株古玉兰 ，已有500年 以上 历 史 。美
丽的 青 岛 中 山 公 园 内 ，有 数十株 玉兰植于 一处 ，
成为 玉兰 园 ，近 看莹洁清丽 ，远望 恍疑冰 雪 ，令
人流连 忘返 。

夜饮勉 县 “定 军 山 ”牌 三

粮液 酒 微醺走 笔 作 歌并序
刘隆 有

勉县 “定军 山 ”牌
三粮液酒厂 ，位于 著名
古战场定军 山 前。其 酒
掬山 川 水土之 灵秀 ，色
清亮而 透明 ，味醇厚而
甘美 ，为 我省 名 酒 。夜
饮微醺 ，诗情 潮涌 。遥
想当 年定 军 山 下 ，黄忠
一举而 斩 夏 侯 渊 ；诸 葛
亮经此 一出 祁 山 ，困 居
空城 ，焚香抚琴 ，而退
司马懿十五万 大军 ；李
白过汉北上京师 ，贺知
章一见而惊呼为 “谪 仙
人”；陆 游 自 述诗 风老
成于南郑军幕……岂非
得力 于 畅 饮定军 山 风土
山水之灵 秀乎？因 走笔
歌之 。

君不 见 昭 烈 一 杯 赐

黄忠 ，
老将 跃 马 振 雄 风 ，

一声 长 啸 丧 敌 胆 ，
斩将桥 上 刀 痕 深 。
又不 见 武 侯 西 城一

杯饮 ，

笑抚绿 绮 退 三 军 ；
为润 千 秋 《梁 甫

吟》，
卧龙 从此 卧 沔 阴 。
太白 三觞 游 长 安 ，
京华 喧 喧 颂 “谪

仙”；

笑傲 王 公 诗 千 首 ，
醉草 国 书 和 戎 番 。
放翁 饮 罢 顿 悟 生 ，

“ 诗 家 之 昧 见 眼
前”，

胸中 豪 气 世 间 象 ，
天机 云 绵 任 裁 剪 。
噫！

定军 嵯峨 十 二 峰 ，

嶂峰风 清 气 润 露 玲
珑。

沔水 护 之绕 复 盘 ，
绕也 璧 璜 盘 也璇 。

掬此 水 秀 山 灵 兼 古
风，

“ 三 良”酿成 玉 液
浓。

定军 山 下 有 美 酒 ，
请君 尽一觞 ，
顾眄 意 气 雄 ！

刊头 设 计　常君选　本版 编 辑　杨 乾 坤

“ 炒 鱿 鱼 ”
——蛇 口 工业区用 工用 干制度一瞥

张惠 斌

“ 炒鱿
鱼”是广 东
地方语 言 ，
意即 老 板
（ 或中 方领
导）解雇和辞 退工人 、
干部 （俗称 辞 退 打 工
仔）。后 来此话又添 了
新内 容 ，即 工人 、干 部
如认为老 板不力 ，缺乏
肚量 、才干 等 等 ，也可

以辞职不干 另寻新职 ，
这叫 打工仔炒老 板。

蛇口 工业区规定 ，
属下列情 况之一者 ，均
可由 老 板炒职工。一 、
不遵守厂规厂纪，上下
班迟到早 退，上班时消
极怠工，不 服 从 分，配
等。二 、能 力差 、工作
效率低 ，经教育 和培训
仍无法胜任工作 等，上
两类炒鱿鱼真有其事 ，
并非纸上谈兵。三，企
业生产任务不足，订单
减少，如 去年 ，集装箱
厂因 国 际航 运 业 不 景
气，集装箱 卖不 动，厂
里一百 多干部 、工人被
炒。去年十月 份，华美
钢厂 又因 生产 任 务 不

足，炒出 几
十人。在 被
炒的 “鱿鱼 ”
中，不仅有
临时工 、合

同工 ，也有全民所有制
工人 和干部，有的 工程
师也居然被炒了。

被炒出来的职工 ，
属于全民工和干部 编制
以及进工业 区工作时间
在两年以上的 合 同工 ，
可到工业 区劳动人事 中
心报名待分。其余的职
工就只好返 回 原地了 。
待分 时间 最长两年，两
年后 仍未 找到 新的 工
作，就 只有 当居民的份
了。现在，工业区平均
每月 有待分人员五十名
左右。

允许企业、单位真
的“炒 鱿 鱼”利 多 弊
少。由 于被炒后 符合 条
件者 每月 仅能拿到 四十

五元生 活费，所
以在职的 大多 数
职工生产、工作
热情较高。不仅
如此，为 了 预防
万一，他们还充
分利用 业余时 间
上图 书 馆 、上夜
校，或学 英语 、
财会 ，或 学 电
脑、中 文 、管
理、裁缝……以
求一专多能，增

强自 己 的 竞 争 、生存和
再就业能力。上夜 校大
多是 他 们 自 掏腰 包 ！

“ 炒鱿鱼 ”大多 是合理
的，但 也偶有不愉快的
事情发生。例如，有的
女工 尚在哺 乳期 便 被炒
了出来，对此 工 业区 工
会和劳 动人事处将竭力
站在 工人立场上与老板

（ 或 中方领 导 ）交 涉 ，
直到解决 为止 。

蛇口 人渴求 知 识主
要是为 了提高 自 我，同
时也在为 “炒老板”打

基础。老板 （包括中方
领导 ）能 力 强 、会 用
人，善 于发挥每个 人的
专长 和积极性，注意为
打工仔谋利 益，打 工仔
们便 会安心工作，不 见
异思 迁。相反，打工仔
们就 会随时跳 槽 （即调
到另一个单位 ）。工业
区职工在 一 两年 间 调 换
一个单位 已非新 鲜事 。
这种 允许 “炒老板”的 做
法，对老板也是一种制
约。这种制 约对 蛇 口 工
业区的 发展带来效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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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日 郊游亦称 “踏青”，一代诗
圣杜甫 曾 有 “江边踏青罢 ，回首 见旌
旗”的诗句。可见远在一千 多年前的
唐代 ，踏青就 已颇为盛行了。据有关
典藉记载 ，我 国江南各地 ，踏青多在
农历二月 左右进行 ，北方 广大地区 因
气侯关系 ，故而踏青 赏景多在 清明节
前后 ，因 这时除塞北少数地区外 ，长
江以北的 辽 阔土地上 阳 气回 升 ，春风
骀荡 ，正是 春和景明 ，紫花软语 ，万
紫千红 的 黄金春 游时节。

宋代文 学家 欧阳修在 《阮郎 归 ·
踏青 》一词 中 写 道：“南 园春早 踏青
时，风 和 闻 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 ，
日长蝴蝶 飞。”在诗 人笔下，一 幅赏
心悦 目 ，五彩缤纷的春 日 踏青图跃然
纸上 ，如在 眼前 ，且是这般动人 ，有
趣！

近年来 ，企业实行了经营承包责任 制。职 工
生活 水平提高 了 ，阳春 时节 ，正好郊 游踏青，通
过这一活动 去开 阔视野，锻炼体魄 ，陶 冶情 操 ，
激励更高的工作热忱 。


